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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残雪最新长篇小说《激情世界》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本访谈邀请哲学家邓晓芒，就残雪
的创作实践与哲学内涵等问题答问。其中提到，
残雪作为一个“新实验文学”的底层作家，将日常
人生和文学创作融为一体，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寻
求最美的文学理想，以中西杂交的纯净的现代汉
语表达着中国传统的物性隐喻。

——编 者

任 雯：作家何立伟曾说，全世界读懂残雪的人，只有

一个半。其中一个是残雪自己，半个是您。您怎么看待这

个评价？

邓晓芒：我对残雪小说的阅读之所以能够初入门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从哲学理解进入残雪的文本的，而

残雪的文学本身就带有极浓厚的哲学含义，没有一定的哲

学修养是进不去的。也许这个评价需要修改的是，即便残

雪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也是一个过程，她自己就常把写

作当作一条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之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完

全“懂”的。

任 雯：生活中的残雪和我们小说中读到的作者形象

相近吗？您认为残雪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她的自我的

化身吗？为什么？

邓晓芒：应当说，残雪在生活中的形象和小说中的作

家形象是非常一致的，因为她的写作就是她的日常生活，

例如，她可以随时放下手头的写作而处理日常事务，然后

又继续写作，不需要任何过渡；而她的日常生活在她心目

中是具有文学性的。当然，如果你把两者从外部形象上强

行分割开来，感觉一个生意人（裁缝）与一个作家无法联系

起来，你就不可能理解这种一致性。但残雪真的是一个底

层的作家，即便成了作家仍然是底层的。她不但善于描写

底层小人物的形象和心理，而且颇为欣赏这些形象和心

理，因为不论多么低俗平常，她都从中看出了某种高级的、

属于全人类的美的心灵图案。

任 雯：残雪近两年集中出了两个短篇集《少年鼓手》

和《西双版纳的女神》，每一个故事都像一个绮丽隐秘的梦

境，出现其中的人物职业、身份、趣味每篇都很不一样，但

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造就了她短篇小

说的独特气韵，您认为她的短篇小说最独特的方面有哪

些？这反映了残雪创作上怎样的美学观和哲学观？

邓晓芒：这两本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主题：

寻根。但与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不同，这里的寻根

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像《少年鼓手》中那样为过去举行葬

礼，并借此“找出活下去的理由”。路先生在50年后返回

老家去寻找当年关于少年鼓手的美好记忆，最终通过参加

已成为葬礼策划人的前鼓手芦先生所操办的葬礼而沟通

了生死两界，并借此跨越了人与人的界限。他感到这位芦

哥“就是我自己”，对少年鼓手的记忆“就是我自己的记

忆”，“两个就是一个”。寻根的结果是，从人类记忆的连贯

性来看，全人类也都是“一个”。寻根不是寻找某种特色，

而是寻求一种共同人性，并将其融合于任何特色之中，这

就是残雪的寻根与所有其他寻根派的作者都不同的地方。

《西双版纳的女神》中的昭则试图到这片神奇的热土

去寻找生活的原生态，但一开始很不适应当地过于旺盛的

“地气”，忍受不了那纷至沓来的蚊虫蚂蚁的攻击，只好从

平房搬到25层高楼上。但这样一来，他又因远离了地气

和低层住户而感到寂寞，不由得怀念起原来住的平房来。

可是这时平房里已住进了一位带着一头凶猛黑熊的神秘

女士，这位叫“密蒙”的女英雄，尽管受到众人的关注和窥

视，却很少露面，出来也总是戴着黑色面罩。人们说她带

来了某种“杀气”，也就是对于原生态“地气”的否定。这引

起了昭的强烈好奇，并感到自己被带入了“另外一种地

气”。正是这另外一种地气不但使昭心驰神往，也使那些

习惯于“夜游活动”的男人趋之若鹜。但当他们夜里终于

到达那间屋子时，发现这间屋子里的女神早已不知去向，

只有那只黑熊在为失去女神而哭泣。这时昭开始怀念起

那些当初被他嫌弃的小动物们来。经过这一番追求，他也

和邻居文山一样，适应了这里的地气，成为了地道的“西双

版纳人”。整篇小说可以看作残雪文学理念的一个隐喻，

从当年的“寻根”到对理想的追求，最后发现这理想其实就

扎根于原始的地气之中；但又只有通过否定这种地气，从

高处回顾自己的出发点，才能悟到西双版纳蕴藏在地气之

中的真正的文学之美。

任 雯：很多人在阅读残雪的作品的时候，都会注意

到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隐喻。这种隐喻扩大了文本的

表达范围，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哲学意味，在您看来，

残雪对哲学浓厚的兴趣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邓晓芒：根据我的语言观，隐喻或修辞是语言的本质

结构，就连被很多人视为语言之本的逻辑和语法，包括概

念，其实都是隐喻固化的结果。所以与其说隐喻扩大了

文本的表达范围，不如说隐喻还原了语言和文本的真相，

这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我

在最近完成的《走向语言学之后》一书中就阐明了这一观

点。残雪的哲学兴趣是她自己自发产生的，起因于我们

家当年“无书不读”的氛围，但开始时并不专注。后来读

了我对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及解读，才上了“道”。她在

哲学上是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的，也结合自己的文学感悟

作了独特的表达。但她的哲学兴趣似乎还没有转到语言

问题上来。我自己的“语言学转向”也不过是近几年的

事，没有和她作深入的讨论。

任 雯：您怎么看待残雪在创作上对“新实验文学”

的坚持？您认为这种风格的创作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

邓晓芒：残雪的“新实验文学”不是坚持不坚持的问

题，而是她就长成这样了，要改换是不可能的。她把自己

的文学命名为“新实验主义”，不过表明了她对文学本身的

理解，即文学就应该是“实验性”的。所谓“实验”，按她自

己的说法，“三四十年的创作都是身体先行，理念就在身体

当中”。她发现这种不断深入的实验和探险其实是一切真

正不朽艺术一脉相承的本质，她自己的创作则只不过是承

接了这一传统艺术精神的血脉而已。因此她后来的命名

常常也称“新经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至于说这种风

格是否会成为“主流”，我会说“实验文学”从来都是主流，

因为它表现了一般文学的本质，也正因此它是“古典”的；

但加上一个“新”字，这就难说了，每个作家的创新都是不

同的，如果成为大家都可以同样追随的目标或“主流”，这

决不是好兆头。

任 雯：残雪新出的短篇集《西双版纳的女神》在豆瓣

上的评分是 8.8 分，这个评分在文学类的书籍中比较高。

现在也能看到小红书等平台上有年轻读者讨论她的新作，

您怎么看待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喜欢残雪的作品？这是

否说明残雪的创作是符合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

邓晓芒：当前时代是一个互联网越来越占据精神文化

生活的主流地盘的时代，年轻读者比起我们当年只能阅读

纸质文本来，他们的选择余地更大。在看惯了传统的、经

典的和容易理解的文学作品之后，总会有一部分读者开始

转向更加高深的、比较难以理解的文学趣味，尤其是那种

可以带给他们一种新型世界观的富有哲理性的文学作

品。当现代派和先锋文学经历过潮起潮落之后，人们发现

残雪是一个不受潮流影响的异类，几乎所有的魔幻都已被

“驱魅”，唯独她的小说似乎还越来越有魅力了。残雪的

“现代派”或“先锋文学”骨子里不是舶来的，而是中国这片

土地上受到全球化时代的雨露浇灌而土生土长起来的。

这种文学以不同寻常的精锐的眼力刺透了人性深层的幽

暗，总能让人耳目一新。这也许就是当代那些接受能力强

而又倍感饥渴的年轻人对残雪文学感兴趣的原因吧。至

于这是否说明残雪的创作符合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个要看，只能说，她的作品符合当前最能思考也最愿意

做精神生活上的深层次思考的人的需求。这样的人显然

不可能很多，通常都是一些年轻的阅读爱好者，他们渴望

在纯文学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新视野和新维度。

任 雯：残雪的新长篇《激情世界》您读了吗？对这部

作品的理解是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经验的世界，另

一个是意志的世界，这样理解对吗？残雪将这两个世界的

界限模糊了，导致了读者可能无法找到一种合理的位置去

阅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晓芒：刚刚读完。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部小说和残

雪以前的作品好像不同，接近于传统写实主义的风格，几

乎没有读不懂的地方；但熟悉残雪作品的人不会为这些表

面的日常叙述所迷惑，而会去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反常”之

处。例如，尽管书中每个人物或每对恋人的爱情生活都各

不相同，但你仔细品味，会觉得每个人物性格大体上有种

“雷同”。小桑、小麻、寒马、雀子和后期的悦、黑石、费、仪

叔、晓越和李海，都不能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格来评价。

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刻画人物性格，她的主题是

人物通过文学而深达灵魂中的相通之处。打个比方，这里

的主题不像绘画，倒是更接近于音乐，这些人物如同一首

乐曲中互相呼应和共鸣的音符，每一对恋人就像是乐句中

的一问一答，最后总合为一场多声部的合唱，整个贯通的

旋律则奔向一个被反复加强的主题，这就是真正的文学对

人的灵魂的拯救。因此，“鸽子”书吧其实是一个理想化了

的群体，他们的内心从上帝视角看也许是透明的，这极其

真切地触发了读者以他们自居的体验冲动和身历其境的

亲身感悟；然而实际上，这些心理活动的内在韵律又像看

不透的“网”一样无形中支配着他们，使他们的每一次决

心或行动都像是一场冒险。如同黑石说的：“为什么我不

投入进去？要有行动，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那颗心啊。”

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爱情的描写都不是就事论事地

反映当代青年的现实风貌，而是合起来构成一个巨大的

隐喻，象征着一个由“激情”构成的“世界”。换言之，书中

的激情就是精神创造的象征，文学和诗性的语言实践在

对恋人的抚摸、亲吻中获得动力，打穿了人际之间的隔

膜，使动物性的行为本身成为了精神性和人文性的，实现

着人与人在灵魂最深处的沟通。残雪说，“新经典主义”

的最高哲学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只有放

在文学实验中才能展示出来，因为在文学中就像在热恋中

一样，两个人成了一个人。全人类在终极的意义上也就是

“一个人”，只要有文学的眼光，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的都

是“自己”。所以在小说中，我们很难截然区分出哪些是现

实的情感冲突，哪些是超现实的奇思妙想。文学创作和文

学阅读本身就具有身体性或肉身性，就是和性生活一样的

感性活动和肉体活动。残雪的这部最新小说是她整个创

作生涯一直都在追求的目标的最精彩的体现，即要让物质

本身以其最原始的形态直接体现出人的最高级的精神。

任 雯：残雪曾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

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

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的工

作。然后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

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这里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优

势是指哪一方面？

邓晓芒：残雪这里说的“中国人的优势”，我理解并不

是指中国人天然的优势，而是指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由于

融合了西方文化而展示出来的“杂交优势”。例如说现代

汉语，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白话文运动”以来好

几代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现代汉语

吸收了西方的语法、逻辑和标点符号之后，就把自身的那

些以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表达出来

了，而这些中国元素在西方本来是闻所未闻的。现在不但

西方人感到惊奇，就是中国的评论家也都觉得匪夷所思，

已经有人指出，虽然残雪的文字极其平实、简练和干净，甚

至从来不用生僻难认的字，但其表达的意思却是那么惊世

骇俗。残雪通过创造性的文学实践而把暗示变成了某种

可辨认的结构、图案，或某种令人闻之起舞的旋律。《易

经》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残

雪则是把这个“象”也以现代汉语的“言”的方式构造出来

了，她是“以言立象”。

以 言 立 象
——残雪文学的哲学解读 □邓晓芒 任 雯

马伯庸以其《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

《长安的荔枝》等作品，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的叙

事时间、叙事速度、细节密度等。《大医·破晓篇》更

是以其对宏大历史的叙写、真实而精准的细节把

握、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介入与担当，为当下小说创

作的方法提供了启发。

在小说中，马伯庸对上海华山医院院史、上海

《申报》、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总会历史资料和近

代医疗史等大量专业文献，进行了“扫荡”般的阅

读与考古般的论证，进而对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近

代史以及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思考。进入小

说文学创作时，马伯庸对历史过程中的人，历史事

件中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进行总体性的把握与构

思。《大医·破晓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

1911年的上海、关东、皖北和英国伦敦。而待出

版的《大医·日出篇》，会将故事从北洋军阀时代一

直延展到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通过一群卷入

20世纪上半叶动乱时局的医生，通过这些医务工

作者的视角和主体性介入，去充满激情地回望近

代中国最苦难、最艰辛的“大历史”，书写中国人民

波澜壮阔而又震撼人心的抗争史。

作家将小说的三个主人

公设定为三种不同出身与经

历：方三响，是日俄战争造成

的关东某山村全村几近覆灭

后的孤儿，接受红十字会的资

助，成为“定向培养生”；孙希

是一个被外交官收养的孩子，

在欧美游历长大后，回国来到

红十字会医院工作；姚英子则

是上海巨富之家的独生女。

三种不同的身份高度浓缩了

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代医生的

三种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

与人生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世

界观与生活习性，但是，他们

都是“少年中国”之形象代

表。随着宏大历史的徐徐展

开，他们都以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介入历史事件之中，担当起自己的责

任与使命，彰显出“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时代

之子形象。《大医·破晓篇》把年代列为每个章节的标题，按照时间的

有序进程，大开大阖地对宏大历史的具体进程进行细密度、高强度的

叙写。第一章“一九〇四年七月”展现了三个不同空间的少年遭遇，

在一个全知视角下进行总体观照，不仅渲染了人类“天涯共此时”的

命运维系感，而且显示出历史进入20世纪后，包括医学在内的种种

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着人对时间、空间的感知，改变着人的生命与时

空的关系，改变着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他们在历史现场中的角色、在

不同事件之间的牵连，都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历史的肌质纹理，看到了

全球视野下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宏大的历史要让人感到真实生动，必须要对当时的日常生活与

生活细节进行描绘，必须要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观念进行呈

现。只有通过对历史缝隙深处的具体细节进行细致的描摹，才能让

读者感到历史的温度、时代的真实感和事件的现场感。《大医·破晓

篇》中，作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

与细致入微的文学描摹，创造了情节的张力、故事的意义与崭新的人

物形象。

此外，马伯庸给他小说中的人物注入了强烈的主动性和总体性，

让他们主动介入历史过程，担当起了各自的任务和使命，从而让人物

之间碰撞出思想交锋与火花，凸显了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方三响

的粗犷、勇猛、热情与胆识，孙希的雅致、细心、犹疑与诚恳，姚英子的

泼辣、大方、细腻与敏感，大记者农跃鳞的大胆而又充满激情、自由而

又充满独立意识的性格，青帮老大刘福彪的自命不凡与包容大度，法

租界巡捕史蒂文森的精明、敏锐、利索与老道，以及姚家管事陶管家

的机敏、周详……都合情合理地在历史的进程与种种大事件中得到

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微观冲突中得到细致的呈现。

小说通过这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终于充分展现了这些人

物的潜在主动性与总体性，让我们从场面冲突的缝隙里发现并展示

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正如小说中那个充满历史睿智的大

记者农跃鳞所说：“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无过于拯救吾国之命

运；最高明的医术，无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尽管历史的过程是幽深

而曲折的，但是，在不同的个体生

命的际遇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刻

录重要的历史印痕。由于个体生

命鲜活地主动介入，各种历史场

景与历史细节的迅速激活，成为

生动形象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

文学细节，吸引和感染着无数的

人们。由此，我们得以思考个体

生命史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真

切、贴肤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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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个村庄的文化自信，将会为整个乡村的

全面振兴提供发展路径、内在动能和精神力量。1月18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南省作协主办，作家出版社、

《十月》杂志社、岳阳市作协承办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坪

上村传》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并讲话。湖南省作协

党组书记胡革平、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十月》执

行主编季亚娅，以及梁鸿鹰、彭学明、李朝全、胡平、孟繁

华、贺绍俊、白烨、张燕玲、刘琼、陈汉萍、宋强、王国平、

宋嵩、舒晋瑜、舒文治等主办方代表和专家学者与会研

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李敬泽表示，《坪上村传》是一部有独特魅力、值得

深入探讨的作品，也是一部耐读的、耐人寻味的书。它书

写了一个村庄几十年的记忆和历程，但不只是将其放在

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架构中，更重要的是放在了

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个巨大变革的背景之

中。作为小说，《坪上村传》为一个村庄立传，整体上具有

虚构品格，但同时也有非虚构的品格。作者的在场让读

者能够强烈感觉到这个村庄不仅仅是被回望着，也是现

在进行时的、是“敞着口”的。这是一部面向过去、也面向

现在和面向未来的作品，它启示我们要在历史与现实变

化的动态过程中认识乡村，同时也要通过我们的书写，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已经逝去的与我们活生生正在展

开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深刻的情感和伦理关系。

胡革平认为，《坪上村传》凝聚了新农村新气象，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在今与昔、变与

不变的纠缠中串起了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乡土文明，这是

一方土地的自信和坚守。

《坪上村传》首发于《十月》2018年第6期，单行本由

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作者在外漂泊38年后重

返故乡，从尝试重建村庄一砖一瓦一泥开始，以传记的方

式书写村庄的人与事，生动描写了坪上村近百年的变迁

和发展历史，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近40年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和进步。会上，张亚丽和季亚娅分别介绍了《坪上村

传》的出版情况和发表过程。在她们看来，这是一部具有

经典性和人文性的乡土小说，也是一部厚重的富有思辨

精神的村庄家谱。这部书写乡村振兴题材的长篇小说，与

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是新时

代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

与会专家认为，作者绘就了一部现代乡土的人物图

谱，由此可见坪上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触摸到鲜

活的、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村庄生活和民俗，映照出传统村

庄的蓬勃生机，这幅南方乡村风情画富有现实中国的时代

性和当下性。同时，该书是一部文学化的村史村志，从回望

的角度写出了一个历史长度里的村庄变化，对村庄、家庭

和具体人的大小变化把握，透见了时代的客观变迁，写出

了乡土元气，呈现出村庄历史性或共识性的全景，为当下

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与资源。

谈及创作缘起，彭东明说，自己重返家乡后，用5年

时间将一栋200多年历史的老屋修缮成一座书院，又花

3年时间写成了《坪上村传》。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年变迁

给了自己写作的力量，小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有在这片土

地上才能生长出来。这一方土地上千百年来积聚的力量，

简而言之是一座村庄的力量，大而言之则是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力量，它将生生不息，永远滋养着自己。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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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展示作家出版社2022

年度优秀图书作品，弘扬精品出版，为读

者推荐有价值的好书，1月18日，作家

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专家评选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中国作协副主席、本届评委会主任阎晶明，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路英勇出席评选会。本届评委会由文学

评论家、文学期刊主编、影视界专业人士

组成。评选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

慧主持。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作为由中国作

协主管的国家级大型出版社，作家出版

社近年来通过多种举措持续推出优质图

书，活跃读者市场，丰富阅读生态。其年

度好书评选日益受到关注，影响力持续

增强，不仅注重文学质量出版，同时为作

家和作品打造输出平台，建立作者、作

品、出版社、读者四位一体有效联动。近

年来中国作协拓展与影视行业相关合

作，实现新时代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此

次评选年度最具影视改编价值图书，也

是为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输送优质资

源，助推文学事业融入现代传播新格局。

在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出版的近

500种图书中，经两轮投票筛选，最终

36部作品入围终评。施战军着重对入选

作品进行了总体概括与评点。他表示，入

围图书既有知名作家的沉淀之作，也有

新锐作家的先锋书写；既有驻足时代发

展的宏阔图景，也有探寻精神世界的心

灵哲思。它们在历史与当代、虚构与纪

实、人物与内心的多元维度下构成了独

特的文学生态，同时彰显了2022年作家

出版社在文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会上，阎晶明介绍了此次评选的目

的，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介绍了终

评图书情况，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

介绍了投票规则。评委会一致认为，此次

入选的36部图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立意深刻，能够作为2022年度作家出版

社所推出作品中的优质代表。

经评委会讨论与商议，最终评选出

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20部：冯骥

才《多瑙河峡谷》、老藤《铜行里》、周晓枫

《小门牙》、关仁山《白洋淀上》、杨志军

《雪山大地》、厚圃《拖神》、罗伟章《下庄

村的道路》、《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

库》、梁晓声《中文桃李》、黄德海《读书·

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房伟《小

陶然》、王蒙《从前的初恋》、李彦《兰台遗

卷》、藿香结《日冕》、周梅森《大博弈》、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

集》、杨典《恋人与铁》、刘索拉《浪迹声

涯：刘索拉与朋友们》、叶辛《婚殇》、孙甘

露《时间玩偶》。其中，《白洋淀上》与《雪

山大地》两部长篇小说为“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的首批出版作品。

会上，影视界专家还特别对有影视

改编潜力的题材和作品进行了探讨。最

终，评委们共同评选出作家出版社2022

年度最具影视改编价值图书10部：厚圃

《拖神》、关仁山《白洋淀上》、晓重《警

卫》、梁晓声《中文桃李》、老藤《铜行里》、

余耕《做局人》、叶辛《婚殇》、陈枰《漂

白》、郑彦英《凌云》、周晓枫《小门牙》。

路英勇表示，作家出版社将持续优

化选题结构，珍惜“作家”品牌，加大精品

图书扶持，在寻找优质选题的同时，不断

开拓文学市场，探索出版的新边界和新

形式，为读者奉献更多精品好书，为新时

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李一鸣、何向阳、彭学明、梁鸿鹰、程

绍武、李少君、徐坤、刘琼、贺绍俊、杨桂

峰、舒晋瑜、陈涛等文学界专家，张玲、胡

智锋、郭靖宇、刘芳等影视界专家参加评

选会。 （周 茉）

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揭晓


